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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峪口银巴古驿，有一段历经风雨
仍屹立不倒的明长城，在长城山下，是聂
洧、宁晋两人和“老黑”家族默契的晨间会
合点。

“‘老黑’，下山吃粮喽~”……
虽然“老黑”已死去，但它的名字却延

续下来，成为辨别其后代族群的“代号”。
抛撒着玉米粒，聂洧开始吆喝。
一会工夫，山头上几只岩羊已探头探

脑地向山下瞭望。
不着急下山。
生性警惕的新头羊在等待、观望。
等聂洧一次又一次地催促，等玉米粒

铺得再厚一点，等一切彻底归于平静。
今年，银川地区雨水较多，贺兰山草

木旺盛，岩羊们食物充沛。
山顶几只岩羊前蹄蹭着地面，可始终

不迈一步，圆滚滚的肚皮仿佛在告诉聂
洧：“我们有的是等待的资本。”

这得拿出点看家本领了，聂洧耐下心
继续呼唤。

投喂开始有节奏：宁晋将盛有玉米的铁
桶倾斜，用手搅拌，发出哗哗的清脆响声，
每撒一把便后退半步，玉米粒呈扇形洒落。

相比于野草，富含碳水的谷物诱惑力
是巨大的。

随着头羊向下缓缓移动，其他体态健
壮的岩羊蠢蠢欲动，开始下山。

“快看，右侧山头有一只。”
“我看到了，正前方，12点方向，已经

到半山腰了。”
“在哪？在哪？”
“怎么又没了……”
被限制在安全距离外的研学团小朋

友们睁大双眼，七嘴八舌开启“找羊模式”。
与“老黑”家族相处多年来，聂洧和宁

晋坚信一个道理：野生动物与人类之间存
在着超越物种的信任，只要给予足够的尊
重与耐心，自然的馈赠远比想象中丰厚。

挺着一对庞大头角，头羊威风凛凛地
率先出现，确认安全后，开始享用边缘部
分的玉米粒。

其他岩羊尾随其后，霎时间，刚才的
空地，围满了进食的岩羊。

宁晋继续缓缓抛撒玉米粒，安抚着岩
羊警惕的情绪。

“在这种时候，就可以拍点岩羊的日
常活动，发发视频号啥的，也是一种面向

大众的岩羊科普。”聂洧偷偷从口袋里摸
出手机，近距离拍摄岩羊“吃播”画面，可
谓“近水楼台先得月”。

“野生岩羊群从来不是被驯服，而是
选择了相信人类。”这种信任始于十多年
前护林员的投喂传统。

咕噜咕噜……岩羊们灵活地挑拣玉
米颗粒，低头大口咀嚼。

这场持续一小时的晨间盛宴即将结束。
与来时的小心翼翼不同，离开时，

二三十只岩羊快速向山上奔去，不停地
在山岩间腾空跃起，消失在视野中。

“他们有‘哨兵’，会站岗。”“岩羊蹄底
的四层结构会适应岩壁裂缝。”“冬季深棕
色的皮毛会随季节褪成浅灰。”……工作
室里，聂洧将自己多年来拍摄的岩羊以及
其他动物的照片一一讲解给孩子们。

“在冬季山里食物匮乏的时候，这种
投喂方式可以帮助到岩羊。我们不是在
救助动物，而是在修复人类与岩羊断裂的
信任链条。”聂洧坦言。

而死去的“老黑”和它留下的族群，已
成为聂洧和宁晋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山野
知己”。

苏峪口银巴古驿北侧有座古刹三清
观，其后山是“老黑”这支岩羊群的大本
营。这座有 800年历史的道观，是“老黑”
家族繁衍生息的家园。

“你看，它脸上有一片都秃了，这都是
伤疤，很多伤好之后没有长毛……这都
是频繁打斗的结果。‘老黑’的这支羊群
活跃于三清观方圆不超过 3 公里的范
围。这片领土是‘老黑’率领族群打拼出
来的。”聂洧在整理照片时说，就连“老
黑”平常喝水吃草的时候，其他公羊都不
敢靠近。

高昂着头颅，始终占据地势高处，在
群体中保持中心位置，并优先享用最好的
食物和水源……“老黑”通过一系列行为
展示至高无上的权威。

欲戴其冠，必承其重。
头角布满深浅不一的小坑，羊头上伤

疤累累，这是“老黑”率领和保护族群的一
枚枚勋章。

“老黑”死后，公羊们也渴望这份荣
誉，更觊觎着“老黑”的羊王宝座。羊群中
三只年轻力壮、体型健硕的公羊脱颖而
出，被族群推向权力舞台中央。

丛林法则下，自然没有周泰伯“三让

天下”至德之“羊”出现。
贺兰山的动物们只认准弱肉强食这

条王道。
事实上，在“老黑”的生命进入倒计时

后，在日常进食、交配等环节中，公羊们已
然是摩擦频频，争斗不断。

“两只势均力敌的公羊会保持约
5 米的距离，互相凝视，低下头随时做
好俯冲姿势，抑或在近处将前腿高高抬
起，准备借助落地的惯性用角顶对方。”
聂洧不止一次近距离观察到公羊之间的
剑拔弩张。

火药味日益浓重，“决战”的日子即将
到来。

春去夏来，三清观周围郁郁葱葱、草
木旺盛。

经过激烈的“三进二”角逐，“二进一”
决斗在一个午后开始。

没有预告，羊群自动退后，母羊们带
着幼崽观望着。

两只公羊会后退几步，随后拼尽全力
冲刺，在相撞的瞬间发出“砰”的巨响。它
们的角精准地钩住对方的角，角力开始。

年轻公羊总带着莽撞劲，后蹄刨起土
尘，低头冲刺。年长公羊稳立不动，只在

双角即将撞击的瞬间受力侧头。一时间，
难分伯仲。

年长公羊毕竟久战沙场，擅长借力攻
击，借势一挑，年轻公羊踉跄侧翻，尘土沾
满脖颈。

获胜的年长公羊则昂首挺胸，发出
几声短促的“咩咩”叫，宣告自己的统治
地位。

头羊争夺获胜者不仅获得与雌性交配
的优先权，还承担着领导群体的责任：决
定群体的迁徙路线、觅食地点和休息场所。

“据我们观察，新头羊似乎没有‘老黑’
在位时那般权威，其他强壮公羊似乎还
不是那么服气，零星的战斗一直持续。”
宁晋说。

打江山易，守江山难。
在贺兰山，岩羊群的头羊并非永远保

持权威。当出现更年轻强壮的挑战者时，
权力更替会再次上演。

只有确保群体始终由最强者带领，岩
羊们才能在严酷环境中生存下去。

饱经战斗摧残的“老黑”说明了这
一切。

新头羊该如何确立新秩序？
我们拭目以待。

采访中，
入 秋 的 贺 兰
山 从 空 中 俯
瞰 ，山 脉 连
绵 ，云 雾 缭
绕；行走在山
中，鸟鸣声、
松 涛 声 不 绝
于耳，野生岩
羊 时 常 在 山
间跳跃，运气
好 时 还 能 偶
遇 赤 狐 、石
鸡 、金 雕 等

“生态精灵”。
山 是 生

物 多 样 性 最
丰 富 的 生 态
系统之一，据
统计，宁夏贺
兰 山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现 分 布 有 野
生脊椎动物 329 种、野生
维管植物 649 种、苔藓植
物 204 种……变绿后的
贺兰山让雪豹、沙冬青
等珍稀野生动植物重回
大众视野。

“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提出二十
年来，这一重要理念照
亮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之路。为动物“退让”，
也是为人类谋福；为生
态投资，更是为发展增
绿。以岩羊为代表的野
生动物是贺兰山生物链
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保
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自
然生态，就是守护我们
美好的家园。

我们欣喜地看到，
前不久，在贺兰山进行
野化放归的新疆普氏野
马种群再添新丁，多只
雪豹的活动范围存在重
叠，青铜峡库区和南华
山 中 引 入 的 麋 鹿 生 下
11 只幼崽……这些案例
都印证了，在我区，生物
多样性日益丰富，食物
链不断完善，稳定的生
态系统正在形成。

精心呵护黄河，推
进贺兰山等“三山”生态
保护修复，需要我们每
个人将保护野生动植物
的观念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以更加积极主动
的姿态投身于野生动植
物保护行动之中。

青山不语，绿意长
生。“两山”理念如一缕
清风，悄然在贺兰山扎
下深根，与奔涌的黄河
水共鸣，相信在宁夏大
地上，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图景必将成
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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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我怎么看不到山上有岩羊。”
宁晋在为孩子们科普时常被问到这样的
问题。

作为羊家族中擅长伪装的岩羊，懂得
如何把自己“藏”进贺兰山。

“人们要仔细看，特别是岩羊动起来
才能发现。它们身体颜色与枯草木和岩
石极为相似，极易隐藏。”宁晋说。

明明川区水草丰美，偏要去危险的峭
壁，又要隐藏自己，岩羊们这是何苦？

原来，这是岩羊为躲避天敌，在漫长
进化中的抉择。

在岩石间腾挪闪移、来去自如，岩羊
几乎是峭壁上的王者。

贺兰山教会生灵们的，不仅是如何赢
得战斗，而是如何智慧地生存下去。

“但峭壁并非高枕无忧，危险总是不
期而至。”聂洧说。

去年 10 月，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大水沟管理站的工作人员
在执行日常动植物监测任务时，记录到了
金雕捕食岩羊的震撼场景。

视频画面中，一只金雕紧紧抓住岩羊
脖颈处，用力拖拽，与之激烈角逐，而另一
只金雕则在远处警惕地守望。

岩羊在贺兰山动物们的食物链上处
于重要位置。

前不久，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对放归贺兰山的

雪豹“F1”，经过对其粪便的食性分析得
出结论：雪豹吃得最多的是岩羊。

当下，“老黑”家族中新头羊面临着贺
兰山生态链日益完善的新压力。

新头羊必须明白“老黑”时代高卧山
崖的安逸日子一去不复返。

同时，通过弱肉强食竞争上位的新头
羊，不得不面对大自然另一条法则——优
胜劣汰的平衡法则。

贺兰山生态日渐向好，家族开始强敌
环伺，新头羊不得不率领族群将身体机能
发挥至极限。

面对天敌攻击，在近乎 90 度的绝壁
上，岩羊使用灵巧四蹄上演绝处逢生的
奇迹。

新头羊十分懂得家族繁衍至今的密
码：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现在，“老黑”家族一般很少下山，登
上天堑绝壁，处在险峻之巅的岩羊，常常
让猎食者无可奈何。

贺兰山的生物链环环相扣，捕食者与
被捕食者在对峙中抗衡，此消彼长。

即便没被捕食者猎杀，自然死亡的岩
羊对生物链有着巨大作用。

聂洧曾在拍摄鸟类时，目睹这样一
幕：一处背风的岩石下，岩羊尸体已经僵
硬。一只硕大的秃鹫在高空缓慢地盘旋，
它的翅膀几乎不动，只凭气流托着，一圈
又一圈。

“噗”一声落在离尸体几步远的地方，
观察片刻。接着，第二只、第三只……
一群秃鹫默契地围拢过来。

一拥而上，场面顿时变得忙乱而
有序。

秃鹫将头深深埋入岩羊腹腔，将内脏
一一囫囵吞下，坚硬的喙可以轻松把皮毛
和肌腱强行扯开……片刻工夫，岩石上一
片狼藉，碎肉和白色的碎骨散落四周。

就在秃鹫们大快朵颐之际，一只赤狐
在背后静静地等待。迟来的乌鸦更是焦
急地飞上飞下，这里的“剩饭残渣”是它眼
中不可错过的盛宴。更别说，乌鸦之后，
密密麻麻的蚂蚁已然出洞，列队向啃噬殆
尽的岩羊骨架行进……

“在海洋，人们常说‘一鲸落万物生’。
在贺兰山，‘一羊落万物生’丝毫不夸张。”
聂洧坦言。

据了解，自开展封山禁牧和生态修复
后，贺兰山岩羊种群数量从 2000 年的
7000 只增加到现在的 4.1 万只。日渐庞
大的岩羊种群给贺兰山生态也带来不小
威胁，而雪豹、金雕等顶级捕食者的加入，
让生态链更加平衡，也让岩羊种群得以更
好持续繁衍。

而“老黑”家族和贺兰山上大大小小
的岩羊群一样，都被连在生物链上，一头
系着生，一头系着死，再通过生物链回环到
生，守护着大自然亘古不变的秩序与平衡。

“老黑”走了。
距 银 川 市 区 45

公里，贺兰山苏峪口
的深处，活跃于银巴
古驿的这支岩羊群一
夜间没有了“首领”。

尸体是在黎明时
分被发现的，“老黑”
安静得不像死去的样
子，斜躺在日夜腾挪
跳跃的崖壁间。

“老黑”因通体毛
色黑亮、身形魁梧，而
得名。

骚动片刻，羊群
很快安静下来，个别
羊路过“老黑”身旁低
头嗅嗅就走了。

自然的生存法则
从不容许长久悲伤。

谁 是 下 一 个
“ 老 黑”？

一场关乎羊群领
导权的较量正悄然上
演。贺兰山国家森林
公园两位岩羊科普员
聂洧和宁晋，在合适
的距离观察着、判断
着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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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决战”三清观

共生贺兰山

银巴古驿话知己

头羊“老黑”前
脸脸和头角伤痕累累。

（图片由受访
单位提供）

体态健硕的公羊。

势均力敌的战斗。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聂洧向岩羊群抛撒玉米粒。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 何耐江 摄）

岩羊下山觅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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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崖峭壁上的王者。


